
从《景德传灯录》看禅宗语言的文学性

冯国栋
（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南京 210093)

          提要：禅宗认为最高真理是不可言说的，但要传达此真理又不得不借助于语言，运用语言

      又要避免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故禅师说法多用形象性、暗示性、隐喻性的文学语言。本文以禅

      宗灯史《景德传灯录》为例来说明禅宗语言谐谑的特点以及禅语中所用的修辞手法。
      主题词：景德传灯录禅宗语言 修籽 法一

    陈振孙为雷庵正受《嘉泰普灯录》所撰提要评论禅宗云：“然本初自谓直指人心、不立文

字，今四灯（按：即《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等）总一百二十卷，数千万言，乃正不离文字

耳。”〔’〕禅宗初期之祖师为标榜“教外别传”的宗旨，类皆不出文记。然后学新进无所依凭，

故常将祖师之言教记录下来，便形成禅宗之新经典，即语录与灯录。禅宗也渐由不立文字，

不出文记走向文字般若与文字禅。禅师在接引学人之时，也总结出如“返问语”、“倒靠语”、

“公才语”、“从里道出语”等种种不同的语言体式〔“〕。宋代谷隐蕴聪禅师云：“语不离窠臼，

安能出盖缠。”〔“〕颇可见出禅师对文字般若的重视。禅师们或从印度原典中抽绎，或由日常

语言中提炼，努力构筑具有形象性、暗示性、隐喻性的文学语言来表达对不可言说的道体的

体悟。

一、禅宗语言的机趣性与谐谑性

    佛家屡言游戏三昧，而禅宗最主灵动之生机，故禅师们充分利用汉语同音多义之特点，

开浑打叉，造成戏剧效果，让学人在谐谑幽默中体会语言虚妄、文字性空，从而脱出系缚、跳

出案臼、斩断葛藤、打破牢关。

        僧问：“如何是三宝？”师曰：“禾、麦、豆。”（卷七“潭州三角山总印”)

        时有僧问：“如何是大乘？”师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师曰：“钱贯。”（略）问：

    “如何是有漏？”师曰：“笊篱。”曰：“如何是无漏？”师曰：“木杓。”（卷十五“鄂州清平山令

    〔1〕陈振孙著、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庐山归宗寺义柔禅师”章：“师初上堂，升座，维那白槌曰：‘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

师曰：‘若是第一义，且作么生观？恁么道落在什么处？为是观，为复不许人观？先德上座共相证明，后学初心莫唤作返
问语、倒靠语。，”再如卷十九天台德韶批评后学云：“莫空游州猎县，只欲捉搦闲话。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
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语，遮个是从一里道出
语，遮个是就事上道底语，遮个是体语体。”

    〔3〕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大正藏》第 49 册，第 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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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禅师”)

        僧问：“如何是深深处？”师曰：“矮子渡深溪。”（卷十七“京兆白云善藏禅师”)

        僧问：“万里无云未是本来天，如何是本来天？”师曰：“今日好晒麦。”（卷十四“潭州

    道吾山圆智禅师”)

第一例中，学人所谓之“三宝”指佛、法、僧，而禅师将其解为“禾、麦、豆”。第二例中，“大乘”

“小乘”本是对佛言教与度人之法的分类，清平令遵故意将“乘”谐音为“绳”，大绳是麻索，小

绳是钱串。“漏”佛教之原义为烦恼之异称，“有漏”指因烦恼根深不得解脱，而“无漏”则指离

开烦恼之清净法，禅师利用“漏”一字多义，将其解为“笊篱”与“木构”，产生喜剧效果。《传灯

录》称清平令遵“自余逗机方便，靡徇时情，逆顺卷舒，语超格量。”盖此之谓也。第三例，学人

所问乃是禅悟之深境，禅师故意将其曲解为“深浅”之深，以“矮子渡深溪”作答。第四例，“本

来天”即指禅宗所谓之本来面目，而禅师借学人问处之“万里无云”，答以“今日好晒麦”，唤钟

作瓮，引人发笑。

    禅宗语言之谐谑尚表现于师资酬对之时，师徒利用谐音、同义等现象，借对方名字造成

喜剧效果。真如佛性，人人本具，禅师之教也不过让人回光返照，识得清净本我，而名字正可

唤起人对自我的认识与觉醒，故此种语言看似无义，实戏言而近庄。

        僧问：“久向赵州石桥 ，到 来只见掠杓。”师云：“汝只见掠杓 ，不见赵州桥。”（卷十“赵

    州观音院从讼禅师”)

        僧问：“久向灌溪，到来只见沤麻池。”师曰：“汝只见沤麻池，不见灌溪。”（卷十二“灌

    溪志闲禅师”)

        福州鼓 山智岳 了宗大师 ，福州人也 。初 游方 ，至鄂州黄龙 。问曰：“久向黄龙 ，到来

    只见赤斑蛇。”黄龙曰：“汝只见赤斑蛇 ，且不识黄龙 。”（卷二十一“福 州鼓 山智岳 了宗大

    师”)

第一例中，“赵州石桥”暗指从谂，而“掠构”指独木桥，第二例中“灌溪”实指灌溪志闲，“沤麻

池”指用于沤麻的臭水池。第三例“黄龙”指黄龙晦机禅师。此三例皆是学人以师家之名打

趣，暗讥师家名实不符，挑起衅端，迫师接话。

        胡打较参，师问：“汝莫是胡打铰？”曰：“不敢。”师曰：“还解打得虚空否？”曰：“请和

    尚折破，某甲与打。”师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错打某。”（卷十二“镇州宝寿沼和尚”)

        有一尼到参，师曰：“汝莫是刘铁磨否？”尼曰：“不敢。”师曰：“左转右转。”尼云：“和

    尚莫颠倒。”师便打。（卷十“衡州子湖岩利踪禅师”)

        有儒士博览古今，时人呼为张百会。一日来谒师，师曰：“莫是张百会么？”曰：“不

    敢。”师以手于空画一画 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一 尚不会 ，什么处得百会 来？"（卷

    十九“洛京南院和 尚”)

        师问僧：“名什名？”曰：“灵通。”师曰：“便请入灯笼。”曰：“早个入了也。”（卷十一“袁
    州仰山慧寂禅师”)

此四例为师家以学人或参者之名打浑，前三例，皆以参者绰号生发，而第四例则就学人之名
“灵通”与“灯笼”音近而引出。

    禅家讲求语不停义，用不停机，一有执着，不免落水人草；一有所重，不免粘情带识，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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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心妄识不可著于心头，既使天、圣、佛、祖也容他不得，所谓金屑虽贵落眼成翳，故处处分

明，然又不在分明处著脚，任他尊贵无上，法眼看来也是平常。职是之故，禅师常以世间平常

甚而污秽不堪之事与佛家之最高实在等量齐观。

        问：“如何是梵音相？”师曰：“驴鸣狗吠。”（卷十三“汝州首山省念禅师”)

        僧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尿里蛆儿，头出头没。”（卷十五“滚州思明和尚”)

        问：“菩提树下度众生，如何是菩提树？”师曰：“大似苦练树。”（卷十八“杭州龙华寺

    真觉大师灵照”)

        问：“达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师曰：“睡不著。”（卷十九“隋州双泉山梁家庵永禅师”)

        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戌亥年生。”（卷二十三“襄州鹿门山谭和尚志行大

    师”)

        僧问：“如何是清净伽蓝？”师曰：“牛栏是。”（卷二十六“高丽灵鉴禅师”)

        问：“如何是大圆镜？”师旧 ：“破砂盆。”（卷二十六“永明延寿”)

“梵音相”与“驴鸣狗吠”,“清净法身”与“屎里蛆儿”、戌亥年之“猪”,“菩提树”与“苦练树”,

“清净伽蓝”与“牛栏”,“大圆镜”与“破砂盆”，在凡与圣、净与秽、真与俗的强烈对比之中制造

幽默效果 ，让学人打破对圣言的执迷 。

二、禅宗语言修辞辞格分析

    任何宗教语言，归根结底，都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加以转换变异而来，而修辞乒法之运

用在这种转换与变异之中作用甚大。禅宗僧人也常利用修辞手法，特别是积极修辞手法将

日常语言转变为宗教语言。陈望道先生认为积极修辞有如下特点：即重视情境，重视情感与

形象，辞面之义与要表达之义有相当的离异〔4〕。禅家讲求语言之含蕴性，讲求不说破，讲求

绕路说禅，而积极修辞正符合此言谈方式的需要。是故，禅师说法中多有运用修辞手法者，

于此稍作分析。

（一）譬喻

    “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

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5〕印度原始教典喜以譬喻说法，故十二分教，譬喻居其一。释迦生

前也惯以譬喻说法，以至听法者称赞其云“所说极妙，善喻善证”〔“〕。小乘经律中多次提及

“智者以譬喻得解”，甚而出现如《百喻经》、《法句经》、《大庄严经论》等专以譬喻讲法的经典。

演至大乘，佛典更是笔尖生花，舌底翻澜，广譬博喻〔7〕，将譬喻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禅

    〔4〕陈望道先生比较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时说："(1）消极手法则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
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而（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象消极手法

那样的密合。”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9页。
    〔5〕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73 页。

    〔6:J 《中阿含经》卷四，《大正藏》第 1册，第 446 页。

    〔7〕新加坡学者古正美云：“初期大乘却常用譬喻、因缘，甚至本生三种造经法或造经技巧”又云：“从初期大乘的作

品，我们可以看出，初期大乘已经非常有系统及有组织，甚至有计划的使用这三中造经法，特别是譬喻造经法及因缘造经

法的运用，更是非常普遍。”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 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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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虽宣称不依教典，然此种不依教典乃指不依教典中之抽象说法，并非将教典中富有文学意

味的因素也一并抛弃。职是之故，若《法华经》之“化城”“穷子”，《楞严》中之“演若迷头”屡为

禅师所用。同时禅师们也自创譬喻，表达自己之证悟。

        师上堂示众云："（略）亦如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只拟轻重来机。所以

    道：石头是真金铺，我遮里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来觅真金我亦拈与。”

    （卷十一“袁州仰山慧寂禅师”)

        一日谓众曰：“如人在千尺悬崖，口街树枝，脚无所蹋，手无所攀。忽有人问：‘如何

    是西来意？’若开口答，即丧身失命；若不答，又违他所问。当恁么时作么生？"（卷二十一

    “邓州香严智闲”)

第一例中，仰山以真金铺与杂货铺作比，说明石头希迁与自己接引学人的方式不同。盖谓希

迁接人只说第一义，而自己说法则量学人根器而发。第二例中，香严以上树之喻说明禅之第

一义不可说，又不可不说的两难境地。因此譬喻生动形象，遂成后世禅家一著名之公案。

        潭州石霜山庆诸禅师，（略）就洛下学昆尼之教，虽知听制终为渐宗，回抵大沩山法

    会为米头。一 日，师在米寮 内筛米。沩山云：“施 主物莫抛撒 。”师曰：“不抛撒 。”沩山于

    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抛撒，遮个什么处得来？”师无对。沩山又云：“莫欺遮一粒子，

    百千粒从遮一粒生。”（卷十五）

此例中，伪山所用之譬喻，佛经称为“现喻”。依《大般涅架经》，譬喻可分为八种，即顺喻、逆

喻、现喻、非喻、先喻、后喻、先后喻、遍喻。所谓现喻，即用眼前事物作喻体。伪山在此，以百

千粒米从一粒米中生，比喻世间森罗万象皆由佛性生出。

    再如福州大安禅师的“牧牛喻”:

        安在沩山三十来年，吃沩山饭，屙沩山尿，不学伪山禅。只看一头水枯牛，若落路入

    草，便牵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挞调伏。既久可怜生，受人言语，如今变作个露地白牛，常

    在面前，终日露迫迫地，趁亦不去也。（卷九“福州大安禅师”)

牧牛之喻《杂阿含经》与《大般涅架经》中都有记载〔“〕，皆用来比喻佛家之调制身心，大安禅

师借用此喻，比喻参禅即是调心。而后世禅宗甚而出现以此为基础的牧牛图〔9〕，足见此喻

影响之大。

    运用譬喻说理具有形象化、浅显性之特点，故《景德传灯录》中禅师以譬喻说法的例子，

俯拾皆是 ：

        又问曰：“夫经、律、论是佛语，读诵依教奉行，何故不见性？”师曰：“如狂狗趁块，师

    子咬人。”（卷六“大珠慧海”)

        又问石室（石室善导）:“佛之与道相去几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卷十

    一“袁州仰山慧寂，’) "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绳出得此人，即答汝西来

    意。”（卷九“潭州石霜 山性 空”)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郎〕《杂阿含经》卷四十三，《大般涅架经》卷二十二。
    〔9〕 参蔡荣婷《唐五代禅宗牧牛喻探析》，《新国学》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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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云：“汝诸人如似在大海里坐，没头水浸却了，更展手问人乞水吃。还会么？"（卷

    十八“玄沙师备”)

第一例中，“狂狗趁块”典出《大般涅架经》，比喻人只能寻行觅句，不悟佛教真义。“道如展

手，佛似握拳”比喻佛、道尽是名言施设，其本质并无不同。第三例，千尺井中人，不借绳索则

不能出离，比喻西来意之不可言说，第四例，以大海中人求水，比喻真如佛性，人人具足，不必

外求。

（二）曲解

    所谓曲解，乃是指利用同音异字或一字多义，将上文或交谈者话语中的某些词作违背原

义之解释，利用曲解常能产生喜剧效果。禅师为打破学人对圣言的执迷也常用此法：

        僧问：“如何是和尚转身处？”师曰：“卧单子下。”问：“如何是道？”师曰：“凤林关下。”
                                                                                                                        丨

曰：“学人不会。”师曰：“直再荆南。”（卷二十三“襄州谷噜智静，’)
问：“如何是道？”师早一；“徒劳车马续厂（卷十七“新穸泊岩和尚”)
问：“如何是道？”师曰：“去、去，迢迢十万余。”（卷二十二“韶州净法章和尚”

问：“如何是道？’’师曰：“跋涉不易。，’（卷二十六“苏州安国长寿院朋彦，’)
        僧问：“如何是道中人？”师曰：“日落投孤店。”（卷十七“怀州玄泉彦禅师”)

        僧问：“如何是佛？”师云：“殿里底。”（卷十“赵州观音院从谂”)

        问：“如何是佛？”师曰：“胸题祀字，背负圆光。”（卷十二“黄连山义初”)

第一例中，学人所谓之“转身处”，乃指禅家于无所著处能更进一步，翻进一层，禅师故意将其

曲解为“翻身处”，答以卧具之下。例一至例五中，禅师们利用“道”的一字多义将“求道”之

“道”曲解为“道路”之“道”。第六、七例中，学人所问之“佛”乃指佛性，而禅师故意将其曲解

为“佛像”。

    上举各例造成曲解之机制乃是利用汉字的一字多义，下面一例则是以异字同音造成曲

解 ：

        有一法师问：“如何是四谛？”师云：“圣上一帝，三帝何在？"（卷七“信州鹅湖大义”)

此例中，法师所谓“四谛”指苦、集、灭、道，鹅湖大义则利用谐音，曲解为“皇帝”之帝。

（三）借代

    所谓“借代”是指“所说事物纵然与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的。借代依所借事物与所说事物之

关系，可分旁代与对代两种。所谓旁代是以事物之特征、所在、所属、产地、资料或工具代指

事物，而对代则是以部分代全体、特称代通称、具体代抽象。借代可突出所说事物之特征，使

此事物具体可感。《景德传灯录》中普遍运用借代手法。如称灵佑为伪山，称本寂为曹山，称

从谂为赵州、称希迁为石头，皆是以所居之地代人。再如：

        襄州凤凰山石门寺献禅师，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记，两处开法。凡对机，多云“好好

    〔10〕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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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时谓“大哥和尚”。（卷二十“襄州凤凰山石门寺献禅师”)

        朗州德山宣鉴禅师，剑南人也，姓周氏。（略）常讲《金刚般若》，时谓之“周金刚”（卷

    十五“朗州德 山宣鉴禅师”)

此二例皆以人之所属借以代人。

    除旁代之外，《传灯录》中也屡屡运用对代之修辞手法，兹举例以见其义：

        上堂示众曰：“若直举宗风，独唱本分事，便同于顽石。若言绝凡圣消息，无大地山

    河，尽十方世界都是一只眼。此乃事不获已恁么道，所以常说：盲聋疮痖是仙陀，满眼时

    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须体妙，身心万象与森罗。”（卷二十一“杭州天龙寺重机明真，’)

        师上堂曰：“大好省要 ，自不仙 陀。若是听响之流，不如归堂向火。珍重。”（卷二十

    一“福 州东禅院可隆”)

        问：“如何是祖师意？”师 曰：“要道何难？”僧 曰：“便请师道。”师 曰：“将谓灵利 ，又不

    仙陀。”（卷二十二“舒州白水海合如新”)

此三例皆言及“仙陀”，据《大般涅架经》云：“譬如大王告诸群臣：‘先陀婆来。’先陀婆者，一名

四实：一者盐，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

时，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时，索先陀婆，即便奉盐；若王食已，将欲饮浆，索先陀婆，即

便奉器；若王欲游，索先陀婆，即便奉马。”〔”〕禅林借“仙陀”代指一切善解人意，能速疾体会

禅林师家机法而契悟之人。再如：

        师问：“什么处来？”僧云：“南方来。”师云：“佛法尽在南方，汝来遮里作什么？”僧云：

    “佛法岂有南北邪？”师云：“饶汝从雪峰云居来，只是个担板汉。”（卷十“赵州从诊”)

        或见讲僧，乃召云“座主”，其僧应诺，师云：“担板汉。”（卷十二“睦州陈尊宿”)

“担板汉”本指背扛木板之人力夫，以其仅能见前方，而不能见左右。禅林借以指代一切见解

偏执而不能融通全体之人。

（四）仿拟

    所谓“仿拟”是指故意模仿现成的词、语、句、篇而新造词语或篇章。如：

        师寻常见僧来便面壁，南泉闻云：“我寻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时会取。尚不得一个

    半个，他恁么地驴年去？"（卷七“池州鲁祖山宝云”)

        其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

    他故纸，驴年去得？"（卷九“古灵神赞”)

十二生肖中有马、牛、羊、猪年，禅师仿拟一“驴年”，用以表示永无可期之日。

    以上之例为仿词，此外尚有仿调仿篇，如六祖慧能得法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

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实是对神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

埃”的仿拟。再如《传灯录》卷十“长沙景岑”章载：景岑作偈云：“今日还乡人大门，南泉亲道

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头惭愧好儿孙。’，南泉普愿仿之作偈云：“今日投机事莫论，南泉

〔11〕 昙无谶译《大般涅架经》卷九，《大正藏》第 12册，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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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遍乾坤。还乡尽是儿孙事，祖父从来不人门。”〔’2〕

（五）歇后

    歇后又名藏词，乃指一句话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譬，后半部分是解，而后半部分之

解又常常省去，其含义由对方自己揣摩领会。

        师谓众曰：“汝等师僧家，发言吐气，须有来由。凡问事，须识好恶尊卑良贱，信口无

    益。傍家到处觅相似语。所以寻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学太多去。第一莫将

    来，将来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场屋，不是小儿戏。”（卷十七“洪州云居道膺禅师”)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贫女抱子渡，恩爱竞随流。”（卷二十“襄州含珠山审

    哲，,) /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蚊子上铁牛。”（卷二十一“泉州招庆院道匡”)
第一例中，“八十老人出场屋，不是小儿戏”_，第二例中“贫女抱子渡，恩爱竞随流”，皆是前半

                                                    一 ／产
之譬与后半之解同时出现、／第三例，仅出现前半之譬，而后）半之解“无汝下口处”省去。

    当然，《景德传灯录》中出现之辞格绝不止以上所举，如卷十一“陇州国清院奉禅师”章
                                                                                                                                                                                                                                                                                                                                                                                                              丨

“雨滋三草秀，春风不裹头”，即用拟人手法，他如排比、反问则触处皆是，此不赘举。

冯国栋，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12〕此二偈《景德传灯录》将南泉与景岑颠倒，兹据《五灯会元》卷四改正。参张伯伟《寒山诗与禅宗》，《禅与诗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45 页。


